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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最炎热的季节，上海书展
的醒目元素就从上海展览中心流
向城市各个角落，汇成沁人心脾的
书香，拥抱每一位爱书人。

作为文化记者，我与书展并肩
战斗近9年，8月聚会已成默契约
定。这是一年一度出版人的相
聚，也是市民读者的大型“淘宝”
现场，更是纸上风华与人间烟火
的温暖盟约。

我亲历了阅读的力量如何生
根发芽，郁郁葱葱。还记得 2014
年8月上海书展，女儿不满1岁，坐
在小推车上，我和老公、婆婆兴冲
冲带她逛夜场。穿行童书展馆时，
标准“理工男”爸爸扫货淘了一套

《十万个为什么》精装，畅想和女儿
促膝谈论科学的未来图景。

“时间是怎样爬过了我皮肤，
上海书展最清楚。”办公桌边挂着
八九块颜色各异的采访证，从读书
时约同学好友逛书展看热闹、攥着
门票带爸妈挑几本他们喜欢的
书，到最近几年穿过书山书海忙
着采访报道，不经意间我完成了
从门外汉、旁观者到亲历者、见证
者的角色转化。走过近 20 年的
上海书展，对我不仅意味着 7 天
乃至更长天数的高强度工作周
期，也是与出版界好友相聚畅聊
的大派对，更是城市书香生活的
鲜活注脚。

你会发现，上海书展往往比盛
夏的烈日更“热”——全国各地出
版人争相把压箱底的好书、刚从印
厂卸下的热气腾腾的新书带到书
展首发，他们觉得上海的读者识货
懂书。用“出版人的狂欢节”来形
容上海书展并不夸张，好几位出版
社掌门人连续十几年“打卡”，他们
每年都被读者、同行和自己的激情
所点燃，犹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重新拥抱初心。

不少编辑小伙伴们在书展期
间“火力全开”，甘心“身体被掏
空”，爱上“摆摊秒空”的成就感。
有人总结说：“上海书展到底有什
么不一样，会让人付出这么多精力
和热情？因一直力求向国际书展
靠拢，精益求精；因其文化属性，让
主办方和读者都对其心存敬畏；也
因是书展中较少有的大型零售市
场，让很多平时无法露脸的好书有
了主场。”

上海书展也获得了读者热烈
的拥抱。书展期间每天都能看到
无数家庭结伴同行，就像 9 年前
我们一大家子齐逛书展，亲子阅
读的镜头充溢于每个角落，我仿
佛看到一个个美妙的问号在他们
脑中诞生。安顿好奇心、激发更
多好奇心，这不正是阅读最大的
魔法吗？

还有不少资深书虫，从书展
活动列表中圈出心仪作家新书和
阅读活动，制成书香地图攻略，按
图索骥“一网打尽”。人气好书很
快卖到断货，并一直补货，爆款书
更是“手慢无”。不止一位读者告
诉我，有些东西很难从冷气充盈
的家中或电子屏幕上获取，而流
连书展与好书、名家面对面交流，
仍拥有不可替代的热度和质感。
有时，赶上周末客流高峰，延安中
路的排队读者与南京西路的排队
读者，甚至会在铜仁路交汇，从队
首走到队尾要 10 多分钟，有些热
门签售场次或名家讲座，读者甚
至排队等候半小时至 1 小时才能
进入会场，但蜿蜒长龙不急不躁，
井然有序。

去年上海书展于我更是新一
层的突破——我不仅用文字图片
记录书展现场，更以出镜方式拍摄
采访书展的多个有趣瞬间，一期期
视频在开通不久的个人视频号“许
蜜桃下午茶”发布，获得了很多新
老朋友的鼓励点赞。

今年在第 19 届上海书展上，
我依然会用多种方式直击现场，
解锁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定格阅
读这件平凡的小事，给予生活美好
与感动。

定格阅读这件平凡小事
□《文汇报》记者 许旸

2019 年，有一部很小众的
以书为题材的人文纪录片开播，
名字叫《但是，还有书籍》。这
部纪录片，是由胡歌担任配音，
声音轻缓、克制，就像书一贯的
沉稳形象。5集的片子，都在讲
形形色色的爱书之人，有图书编
辑的故事，有绘本作家的生活，
有古旧书收藏者的日常。从片
名我们就可感受到，但是……
还有……也就是说，也许你的
生活有点糟，但是，没什么了
不起，我们还有书籍啊。

是的，有了书籍，我们便有
了对抗独处与孤独的武器，有了
解决复杂生活问题的信息与能
量，有了让自己愉悦与共情的审
美对象。比如说3年的疫情，我
们经常被封控在家，发现书籍是
每天24小时最佳的陪伴。

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读
书的习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

受读书的乐趣。短视频时代，
大部分人已经被手机及其五花
八门的视频给“绑架”。每当看
到某些辛苦编好的新书仅仅印
个两三千册的时候，每当看到
整个车厢、整个飞机里没几个
人在看书的时候，每当看到书

店里有人舍不得买一本书却转
身 就 能 掏 钱 买 一 杯 咖 啡 的 时
候，我的心里是酸且疼的。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
们还有书展，还有上海书展。

如果你参加过上海书展，
看到连续 7 天的上海展览中心，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人头攒
动，川流不息；如果你看到每个
读者背着大包小包的书满载而
归，笑容满面；如果你看到各种
新书发布会或作者见面会前，排
着长长队伍的读者和粉丝，你也
会跟我一样兴奋，你也会认为：
图书行业是有价值的，图书行业
仍然是有希望的。这是上海书展
给做书人的信心，给文化工作者
的希望。

刚刚过去的暴雨灾害，全
国多家出版发行公司在涿州的
仓库遭受损失。看着浸泡在水中
的图书照片，真是心如刀绞。图

书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水火都
足以让它瞬间灭顶。也许，越
是珍贵的东西，就越是容易被
毁，越是需要呵护。

还好，我们的同行们正在
积极自救，读者朋友们也纷纷
解囊相助，甚至呼吁大家一起
购买水泡书以帮助书业渡过难
关。我看到某受灾文化公司的
负 责 人 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的 时
候，声音哽咽，但意志坚定。
他说：“书在水里，我们只能向
前看，向前走。”

是啊，书业还会碰到很多
困难，比如购买力的降低、成
本的高涨、不良的生态、技术
的挤压，等等，就像图书浸泡
在水里一样。但是，那又怎么
样 呢 ？ 还 有 书 展 ， 还 有 爱 书
人，还有值得传承和记录的东
西。我们不会停止脚步，我们
会一直向前看，向前走。

书展，让我们前行
□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 刘佩英

每年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要
逛书展——拉着拉杆箱逛书展。

火红的上海书展和不忘初心
的读者，一群热爱阅读的人不约而
同地聚集在一起。

我记忆中在上海书展发生了
数不清的故事，第一次被电视台采
访、第一次和科学家院士面对面、
第一次带自己的孩子来“打卡”、第
一次参与作者采访、第一次带更多
的孩子一起参与书展活动……无
数个第一次都与上海书展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去年的第18届上海书展延期
在初冬季节举行，因为新冠疫情防
控要求，当时采取了很严格的入场
措施。我参加了“相约星期二”的
闭幕式，会场没有很多人，和以往
书展熙熙攘攘的人群相比，变得有
些陌生。因此我对今年的上海书
展，也就格外期待。

带领孩子阅读，对我来说是非
常幸福的事情。我的老师邓玉平
曾任江苏大学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她和朋友
们重走红军路，拜访300多位老红
军，为各地各界作长征讲座300余
场。邓老师的言传身教是我带孩
子阅读的动力。我和孩子一起带
上书，如《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
学党史》《南京那一年》《桥》《跟着
档案看上海》等，与更多的亲子家
庭分享图书中的精神力量。

大手拉小手，愿孩子和大人一
起读过的每一本书，都能伴随孩子
成长。

如今，万众瞩目的第 19 届上
海书展即将拉开帷幕，人们期盼
已久。因为上海书展每次都会带
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比如，每届

“我爱读书 我爱生活”在中央大

厅的主题展览；每年不一样的上海
书展纪念封、纪念章；来自“上海发
布”的文创礼品，有小兔子文件袋、
小兔子灯笼、铅笔，或者是大白兔
奶糖；朵云轩的展厅我每次都要静
静地欣赏很久，看笔墨纸砚的文化
底蕴；还必须要在 2000 平方米的
喷水池前拍照留念，我认为体验过
排队，才算真正来过上海书展。

夜幕降临的上海书展夜场也
别有一番风情，是可以和朋友重回
学生时代的悠闲。找不同的印章

“打卡”，等作者签名，看连环画，坐
在台阶上写明信片。

当了妈妈之后逛书展，就变成
了每年夏天必须带娃和外婆固定
的暑假生活。我几乎每一年都要
带着孩子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展位
前拍一张照片，在展览中心的幻彩
玻璃窗前给外婆拍照留念，在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给孩子买一本书，
在“相约星期二”的闭幕式上听到
最后一刻再离开。

在我看来，上海书展是夏天
“必备品”，8 月最热门话题，没有
之一。

大手拉小手逛书展
□上海市青年志愿者 杨柳青

10 年弹指间，我从 2013 年
作为编辑参加上海书展开始到如
今，其间发生了太多令人振奋、
让人感动又终生难忘的事情。相
信很多编辑同仁和我一样，如果
要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出三个爱上
海的理由，上海书展肯定是其中
之一。回首参加上海书展的 10
年，往事历历在目。

2013年8月，我这个欢欣雀
跃的小编辑，首次在上海书展上
展示自己责编的第一批书——陈
子善老师著的《沉醉春风：追寻
郁达夫及其他》《钩沉新月：发
现梁实秋及其他》，樊树志老师
著的 《明代文人的命运》 和周
振鹤老师整理的 《运书日记》。
10 年后回望，我意识到这是影
响我编辑风格最重要的一次公
开活动。

从 2013 年 1 月中华书局上
海公司成立典礼开始，跟着同
事们为上海书展而奋斗，是我
对编辑工作的第一个认知。非

常感谢陈子善老师和我的导师
樊树志老师的支持，他们毫不
犹豫地赐稿支持公司起步，让
我们有了第一批可以“下锅的
米”。从收到书稿到 8 月书展新
书亮相，6个月紧张繁忙的编辑
工作和为准备书展读者见面会
各方联系的历练，让我初步了
解了全流程编辑的工作内容，

经历了其中的挑战，也深深感
受到了这份工作的魅力。

那届书展，我第一次近距离
沐染毛尖、周立民、虞云国3位
老师的风采，感受到上海书展的
独特魅力——读者和学者在这里
相遇，在这里沟通。随后我陆续
在这里结识更多的学者、老师，
认识更多的读者朋友。可以说，
上海书展是桥梁，是舞台，更是
文化的盛会。

2015上海书展，《晚明大变
局》 首发。年近 80 岁但精神矍
铄的樊树志老师携 《晚明大变
局》 在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引
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一代学
者前辈笔耕不辍、笔力健硕，
仍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和学术的
研究，这深深震动并激励了一
大批中青年学者。《晚明大变
局》 一书在上海书展启航后，
创下年内销售 6 万余册、入选
30 余月度好书榜、17 个年度好
书榜的佳绩，创下了学术著作

变为畅销书的奇迹。而我，也
因这本书从编辑“小白”成长
为“入了门”的编辑。从这个
意义上说，上海书展的确是历
练编辑的“神鼎”。

2022 上海书展令人难忘。
上半年因为疫情，我和公司全
体同仁积极调整工作计划，制
定线上配合机制，抱团前行，
克服困难完成了“中华经典通
识”（第一辑）、《敦煌守望四十
天》等图书的编辑工作，所以上
海书展间我们有5种新书与读者
见面，成了中央大厅引人注目的

“显眼包”。面对突如其来的挑
战，怎么应对怎么解决，不仅是
技术硬仗，更是一场考验毅力的
心理战。

首次责编的图书亮相，首本
畅销的图书启航，首次“闪耀”
中央大厅，我所经历的 10 年上
海书展，记录的不仅是我个人编
辑生涯的厚重脚印，更是生机勃
发的文化中国。

三个“首次”串起十年之路
□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 贾雪飞

新一届上海书展的大幕即将
拉开，对我这个从未缺席的“书
展老兵”来说，既充满了期待，
又多少有点惆怅。期待是无需解
释的，而惆怅的是自己的职业生
涯已经到了尾声，为书展服务的
机会只剩四届了。回想过去的书
展岁月，我与作者、同事、读
者一起度过的那些忙碌和温暖的
时刻，思绪万千。

在历届上海书展中，我策划
的作者新书签售活动超过了100
场，作者年龄超过 80 岁 （也就
是“八零后”）的我记得应该是
4 位——蒋星煜、贺友直、沈
寂、戴敦邦。限于篇幅，我只能
写这四老中年龄最长的蒋星煜和
年龄排末的戴敦邦的签售故事。

文史大家蒋星煜先生，一生
著述丰富。我是他的资深粉丝，
少年时代读他的两本小册子《海
瑞的故事》《包拯的故事》，稍长
读他在《青年一代》《舞台与观
众》等报刊上发表的历史故事新
编，大学时代读他的史学专著、
文史随笔，而他的戏曲史方面的
专业著作，则是在给他做责编期
间系统阅读的。

我是1989年7月底进入出版
行业的，供职的第一家出版社是
上海辞书出版社。我刚进社那会
儿，蒋先生正在主编《元曲鉴赏
辞典》，当时我这个帮着老编辑
抄抄《元曲鉴赏辞典》词目单的

“出版新兵”，只能远远地向蒋先
生遥致注目礼而已。

2006 年，曹正文老师主编

的《百位名家谈读书》由我供职
的第二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上海书展期间安排了
一场签名售书活动，曹正文邀请
蒋星煜、邓伟志、叶辛、江曾
培、李伟国等名家出席活动。
蒋先生那时已经 87 岁，自然由
我这个责编接送。2006 年 8 月
10 日，是我和蒋先生第一次正
式见面的日子。那天中午，我
早早地来到蒋先生家。听老先
生的家人说，老先生刚刚因为
心脏不适去医院住了几天接受
输液治疗，一诺千金的他尽管
体弱，但仍固执地要参加签售
活动，家人也不敢违拗他。在
去书展现场的路上，作为粉丝
的我免不了要向偶像表达敬仰
之情，老爷子则告诉我正在编选
有关《桃花扇》的研究论文集，
已经有 10 万字的样子了；同时
打 算 修 订 自 己 的 成 名 作 《海

瑞》。我欣喜不已，自告奋勇愿
意效劳。也许是过于激动导致我
指路不明，出租车停到了上海展
览中心南京西路的出入口，我和
蒋先生的外孙扶着老人家顶着大
太阳缓缓行走，老人家体力几乎
不支。好不容易到达现场，看到
热情的读者，他来了精神，给一
些读者题写了“读好书，好读
书”等句子，签了大概半个多小
时才告退。隔天我打电话去问
候，他毫不见怪。我也就此走近
老人家，开始了我们之间差不多
10年的合作。如今蒋先生远行8
年了，我还会常常想起他……

我在首届上海书展中参与的
第一场活动是连环画《大亨·大
班》的新书签售会，出场的嘉宾
是老作家沈寂 （时年 80 岁） 和
两位画家戴敦邦、孙愚。这套书
虽然并非由我责编，但因为我和
沈寂先生熟络，又爱好收藏连环
画，编辑室主任就让我参与一
下，由此开始了我与戴敦邦先生
20年的愉快合作经历。

戴敦邦先生（如今我们都叫
他戴老爷子）可以说是上海书展
的“劳模”，历届书展他的“出
勤率”是百分之百的，作为“书
童”帮助他钤印最多的是我，我
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不
能忘记 2005 上海书展，我陪着
他和沈寂先生签售《老上海小百
姓》时的情景。那次他的“老慢
支”发作，咳得整夜无法平躺。
为了不让读者失望，戴先生还是
来到了书展现场，足足签了一个

多小时。
每年书展结束，戴先生都会

给自己布置任务，为下一届书展
备足“粮草”。为了“赶工”，他
会在凌晨3点起床伏案创作。这
些细节还是戴师母偶尔聊起，我
们才知晓的。

戴先生长我 30 岁，每年书
展是我俩“累并快乐着”的日
子。有一次活动结束，我扶着他
离开现场，我问他：“吃力伐？”
他笑着说：“勿吃力，比吾画图
轻松多了。最好人再多一点，吾
宁可手签了断忒。”我哈哈笑过
之后跟他“耍赖”：“吾 60 岁退
休，现在大概还有六届书展要参
加，侬一定要陪吾，到侬 90
岁，阿拉一道来了书展上退休。”

但是今年戴先生“阳康”后
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在安排本社
的活动时，我思之再三还是舍弃
了戴先生的“保留节目”。当然
我知道兄弟社一定会安排他的节
目，为了保住“书童 ” 的 位
置，我特地去了一回戴先生的
画室，问清楚了活动时间、地
点，我立即表决心一定按时到
岗，老爷子一听就乐了。到我
告辞时，老爷子夫妇按例送到
楼门口，他拉着我的手一再说：
柏伟啊，书展会噢！

好吧，书展会。戴老爷子今
年 86 岁，明年他就会追平蒋先
生书展签售的出场年龄纪录，
后年就该独享纪录了。我是陪
伴者、助攻者、见证者，何其
幸也？

陪“八零后”签名售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 杨柏伟


